《秋声赋》与《前赤壁赋》景情理对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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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提倡文章简而有法、有补于世，藉变革文风以变革士风。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强调作文既要重视表现形式，也要表达真情实感，张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前赤壁赋》既是形式上对传统骈赋律赋的继承和突破，也是内容情思上的丰富和深化，其展现出来的宏阔胸襟和通达智识值得后人景仰。对这两篇同类文章采用对照阅读教学法，可以加深对这两篇文章从形式到内容，从美感到情感、从思维到思想的理解和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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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前赤壁赋》被誉为文赋中的“双璧”，两篇文章所蕴含的美感和情思都很值得深入领会。一般来说，老师们在分别教授这两篇文章时，会对两篇文章进行文体特征和作者时代的勾连，以加深对“文赋”在文体上继承发展的认识。但笔者认为，简单的勾连不足以深入理解两赋在文体上的共性，更不足以理解两位作者在情思独特性上所呈现的宋代士人的共性。所以笔者尝试采用对照阅读法展开对两篇文赋的教学，并且在对照阅读过程中，主要抓住文赋“景情理融合”的核心特征来分别进行景、情、理的对照阅读，以期引导学生能深入领会两赋中自然之景美，思维之理趣，以及情感的真切与崇高。
一、景：秋声悲与秋夜美
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用明朗清亮的笔调描摹物象是赋体文的基本要素。
《秋声赋》里景物描写的主要对象是“秋声”。声音是抽象而难于直接描摹的，所以《秋声赋》对“秋声”的感受更多来自于想象和联想。在欧阳修的想象世界里，这声音既像淅淅沥沥的雨声，又像萧萧飒飒的风声，还像波涛翻涌声和暴雨倾注声，骤然而至，变化不定。甚至还像令人恐惧的兵戈相击的杀伐之声、衔枚行军的战阵之声。又联想到“其色惨淡、其容清明、其气栗冽、其意萧条”的秋状：秋风至，草色变、木叶脱。摧败零落的秋状更加衬托秋声的悲凉凄切。
《前赤壁赋》里的景象描写有两类：一是眼前所见的自然之景，一是想象中的历史场景。眼前的所见之景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秋江秋月的秋夜美景。想象的历史之景是“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叱咤风云的英雄壮景。
同样是星月皎洁的秋夜，景物选取角度的不同，与他们所处的场景不同有关：欧阳修正在书房凝神静读，忽然被一阵“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的声音打断，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关于“秋声”的联想。所以，欧阳修的这篇赋带有更强的即兴色彩。在他写给梅尧臣的《夜闻风声有感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夜半群动息，有风生树端。飒然飘我衣，起坐为长叹”中可以看出，《秋声赋》的缘起只是一次偶然的听声感怀，其笔下的秋风秋声是“不请自来”，让有敏锐的自然感受力的作者触动情思。
而《前赤壁赋》中“秋江秋月”缘起“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初秋的晴夜，作者带着酒肴和善吹箫的朋友一起走出家门，荡舟于清风明月的江面。因为是月夜的户外，所以视觉上既开阔又朦胧，让人心旷神怡，豁然开朗。同时，又因为苏轼当时所游的“赤鼻矶”（《苕溪渔隐丛话》：“东坡云，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入丹，传云曹公败处”）很容易令人产生“火烧赤壁”的历史遥想，于是“旌旗蔽空，横槊赋诗”的场景就浮现在苏轼的脑海。只是眼前的“山川相繆，郁乎苍苍”已经没有了那“一世之雄”的踪影，后之览者不得不以之伤怀。
二、情：由悚而悲而叹与由乐转悲转喜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里总是常见这样的自然与人生的类比。少年时代正如拔节育苗的春天，青年时代如同热烈的夏天，秋天呢，气候的凄冷萧瑟、草木的枯黄零落，就如同人的年老力衰，形容憔悴。自然四季的变化总是很容易触发有情趣的人类对人生流逝时不我待的感伤。
《秋声赋》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作者时年五十三岁，身体也日益衰残。欧阳修在《乞洪州第四劄子》中云：“臣年虽五十三岁，鬓须皓然，两目昏暗。自丁忧服阕，便患脚膝。近又风气攻注，左臂疼痛，举动艰难。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几？”所以，萧瑟秋风摇荡落叶的声音既让他惊觉“自然之秋”的来临，也让他“悚然”而悲“人生之秋”的降临。同时，作者的“悲叹”并未停留在人表面容颜和身体的衰老，而是进一步地感叹：“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即“忧思过甚”。人的老衰不仅仅因为时光的流转，年岁的增长，还因为人生中无处不在的忧劳：“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面对人生易老、人生忧劳，作者除了戒慎自己“奈何以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外，就只剩无可如何了。
《前赤壁赋》中，“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月明星稀的秋夜，和朋友泛舟于宽阔平静的江面，当然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所以作者“饮酒乐甚”。但很快作者就“愀然”而悲了。这种“由乐转悲”既因“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王勃《滕王阁序》）的人之常情，更因触景而生的历史联想而来。《前赤壁赋》中，苏子借“客”之口由叹息英雄早已灰飞烟灭转而叹息自身须臾渺小。“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曹操是一代枭雄，尚且难以久存，何况我等与鱼虾麋鹿为友的江边渔父、山村野老呢？“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生就如朝生暮死的蜉蝣之于永恒的天地，细小的米粒之于苍茫的大海。人生短暂渺小，令人悲伤。
《秋声赋》和《前赤壁赋》中面对自然都发出了人生短暂的悲叹。“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转瞬间人的衰老就降临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水月永恒在，人生须臾间。但是同样面对“人生短暂”的人生局限，《秋声赋》的结尾“如助予之叹息”，愁绪未解。而《前赤壁赋》中却为何是“客喜而笑……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走向豁达乐观了呢？因为苏轼在开解自己疑惑愁绪的时候拓展了另外一条道路。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到，“公（指哥哥苏轼）之于文，得之于天。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的思想既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也能够自由出入于儒佛道各家之间。《庄子·秋水》中说：“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不过是万物之一。又说：“是故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向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 是说，正是因为知道了万物无尽、时间永恒、得失无定，就能安荣处辱，不以短促渺小苦难为怀。所以说，苏轼能解除“人生短暂渺小”的困惑，能在深重的苦难中克制愤激，保持理性，不是他的内心比别人更坚韧或钝感，而是他天纵奇才，底蕴深厚，能够通过智识上的通达实现面对人生困境的精神超脱。
三、理：物盛当衰与变和不变
后人常说唐诗崇情，宋诗尚理，或者说唐人言道，宋人言理。那么何谓“理”呢？我们可以简要概括为：理是相对于主观情感态度而言的客观事实、普遍规律或本质特点。
《秋声赋》和《前赤壁赋》中都有自然之理和人生之理的阐述。《秋声赋》中作者面对“其所以摧败零落”的原因就行了探究：春生秋实，物盛当衰。大自然的荣枯变化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人为动物”，也是万物之一，自然也会在人类既定的寿命里走过由荣盛而枯衰。“人为动物，惟物之灵”，人是动物，又不止是动物，人还是万物的灵长，“有动于中，必摇其精”，人有情感，因而让人类真正衰老的不只是人作为自然物的生长过程，更是生活中对无穷无尽的事物的忧思和操劳。这既是人的优越性所在，也是人的局限性所在。优越在我们能创造，想创造；局限在我们越思虑，越愁烦，越易老。
《前赤壁赋》中作者运用“主客问答”的传统手法进行了一场理的探讨。“客”叹息长江无穷，人生须臾。“苏子”进行了“相对论”式的辩驳，任何事物都有两种存在方式：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从相对静止的观点看，明月和长江似乎是永恒不变的，而人类在明月和长江面前似乎是太过短暂渺小。但是从绝对运动的角度来看，明月和长江又无时无刻不是在变化着的（这近乎古希腊哲学家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和“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所以，如果我们如果只把自身当作单独个体，就会只看到宇宙自然面前，人生的短暂和渺小；但如果把自身看作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则个体生命的短暂正是人类整体永恒运动的必然体现，个体在回归大自然的过程中也达到了永恒。苏轼这一段关于自然与人生之理的认识是非常深刻和具有突破性的。
四、景情理的融合：缘情设景、援理化情 
在梳理了景、情、理三者在两赋中的各自内涵后，我们来分析三者是如何具体融合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一切景语皆情语”，“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对自然季候变化的感觉，大多数人从“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视觉变化而来，很少人关注到秋天的声响。可欧阳修却不但听到了秋声，还听出了秋声的凄切。这既是因为他静夜身处室内而听觉敏锐，也是因为他年逾半百，身体日趋衰残，对时间流逝更加敏感。更是因为他当时虽已身居高位，备受荣宠。黄进德《欧阳修评传》（225页）： “欧阳修的官职和荣誉头衔有：翰林学士兼龙图阁直学士、朝散大夫、守尚书礼部侍郎、知制诰、充史馆编修、判秘阁、秘书省、兼充群牧使，名目繁多。”但是由于内忧外患的国势，党派纷争的朝堂，让他有困顿疲累难有作为的失望和苦闷。
朗月当空，清风徐来，荡舟江面。如此良夜，正是身处贬谪中的苏轼纾解心中块垒的好去处。但是明月清风终究是外物，遭遇政治打击的现实困境还是让他将心神投射到了赤壁故地。即使文韬武略如魏武帝，也会遭遇挫败，也终究会灰飞烟灭。这样想来，既会让人倍添伤感也可能让人略有释怀。
从景和情的关系来看，情才是关键核心，景物是作者为了投射情感而有意选择的外物。欧阳修因为自伤年老衰残，政治难为，所以听来秋声悲切。苏轼因为身处苦境所以特意寻求江天月色来排解烦忧。曹操的舳舻千里和酾酒临江都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我又何必在短暂的人生里计较一时的顺逆荣辱？自然之景和历史之景都是作者为了寄托自己的心志而设。
那么理对于情感有何作用呢？
很多读者认为，《秋声赋》中，作者认识到“秋声悲”乃是缘于“春生秋实、物盛当杀”之理，大自然的变化规律让人无法抗拒，面对这种无能为力，作者的情感是无奈消极。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对人生局限的理性思考，已经超脱了纯粹主观的无奈消极，已经拥有了平和通达的气质。同样，《前赤壁赋》中，江月永恒，人生短暂，也许是一般人认识的理，但宇宙变动不居，人处其一，也是客观事实，很多人却不一定能认识到。对宇宙人生进行转换视角的理性思考和认识，正是苏轼能够从低沉苦闷转向乐观豁达的内心支柱，这是比良辰美景更可靠的内心支柱。可见，自然景物的变化既反映着理，对理的思考认识也左右着人的情感，景、情、理三者是紧密融合的。
五、总结：

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过：“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的一切。”通过两篇经典文赋的对照阅读，我们既可以更明晰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和文体特点，更可以领略以两位文章大家为代表的宋代文人的思维特征和精神风范。陈晓芬在《传统与个性--唐宋六大家与儒佛道》中认为，“由于宋王朝无数的内忧外患，内政上的平庸苟且，……使得总体来看，宋代文人普遍显得冷静理智，他们以周密成熟的人生思索取代唐代文人意态飞扬的功名理想，以平和严谨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激励，取代了唐代文人的价值期许。其结果是，在一定条件下，看上去受到特殊政治优惠的宋代文人，反而比唐代文人容易从社会重负中解脱出来，从容地转换角色身份，平静通达地在心理上接受升降起落的个人遭遇。”“冷静理智”和“平静通达”正好也可以用来概括《秋声赋》和《前赤壁赋》中所展现出的精神气质。《秋声赋》中的欧阳修，身为达官显宦，一样发出如“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宋玉《九辩》）的悲秋之叹，为其在忧患重重因循求稳的政治局势下难以有所作为而苦闷，同时又通过自嘲“忧思过度”来化解自己的苦闷。《前赤壁赋》中的苏轼，遭受重大的人生打击，虽也流露出人之常情的低沉、矛盾和苦闷，却又没有身处困苦的怨怼和褊狭，其展现出的对自然的亲近和对生活的热爱、识见的卓异和思想的通达，反而使苏轼毫无疑义地成为唐宋文人中最得后人亲近和喜爱的人格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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